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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購交響樂團演出門票時，你會選擇哪區

的座位 ﹖不少人首選音樂廳前座中間位

置，聽說立體音效最佳；亦有人獨愛坐在

樂團背後的高座區域，細看指揮家沉醉音

樂的表情和舉手投足，原來交響樂不僅悅

耳，還能悅目。

近年， 有位香港製造的八十後指揮家嶄

露頭角， 還未三十而立， 已憑他指揮若

定的演出屢獲國際指揮界殊榮， 吳懷世

（Wilson Ng），率領他創立的馬勒樂團，

短短五年間， 進駐本地大小場地巡迴演

出，從傳統文化音樂廳、工商廈到佛寺大

雄寶殿。 下月佛誕， 馬勒樂團將獲香港

佛教聯合會邀請， 到紅館演奏佛曲。 年

輕樂手、西樂器和佛曲，演奏台上的交滙

難得一遇，且看這位擅長以音樂說故事的

樂團創辦人如何演繹，現在先為大家送上

Wilson 親自指揮的「人生交響曲」。

父親開的玩笑
仍記得二十年前可歌可泣的愛情電影《 鐵

達尼號 》， 其經典主題曲 《My Heart Will Go 

On》頭二十秒的動人前奏嗎 ﹖ Wilson 初聽便

陶醉不已，恰巧家中竟有此唱片，他問父親那

段音樂是由什麼樂器吹奏，父親指是長笛，當

時只年屆十一的 Wilson 便誤把 Kenny G 的色

士風當了長笛，但錯有錯着，長笛跟他一拍即

合。「當爸爸買了長笛回家，不消個半鐘，自己

已鑽研到它的基本指法，一會兒便吹奏出那首

電影主題曲。 那時家庭經濟狀況不好，我要好

好把握機會。」每當他提到父親的「烏龍事」，

大家都會好奇地問他是否喜歡色士風，因跟他

擔任樂團指揮，完全兩碼子的事。他笑言：「我

並非特別熱衷色士風，反而是喜歡樂器的說話

方式，就那齣戲的劇情而言，樂器演奏部分不

須附加任何言語，已將動容故事娓娓道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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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劃專家 
「自小做任何事，我都會想像

它會否成為我未來的職業。」眼前

的 Wilson 帶點稚氣，與鏡頭下的他

有點不同，相片中，總覺他眉宇間

流露着非他年紀應有的滄桑感， 也

許與他童年時經歷父親破產、父母

離異有關， 令他比同年的人思想更

成熟、實際和長遠。「從小無論我

做任何事， 都以能否發展成事業為

大前提， 所以我對每樣興趣都分外

投入。 小學時我最愛當童軍，要參

加便要當隊長， 那時的我不是在學

習，而是工作，幻想將來的職業就

是童軍；我還有一嗜好，就是打乒

乓球， 當時我渴望成為乒乓球專家

─ 幾乎什麼我都會加個「家」字。

只要有一行，我是精通的，有社會需

要， 而我又熱愛的， 這三個元素集

齊，就會成為我的理想。」最後，當童

軍和乒乓球員已成他童年回憶， 思

想型的他還是將眼光專注於音樂上。

音樂有出路嗎﹖
長笛，引領他走向音樂世界，

但要成為音樂家， 出國留學是不二

之選。「對父母而言， 音樂有何出

路呢 ﹖但我會盡力證明它的可能性

及自己的決心。」十六歲那年， 他

終考取獎學金到法國巴黎國家音樂

學院讀音樂。 當時母親即使再不看

好，如何阻止他學音樂，亦毅然變

賣了住所，供他繼續留法深造。 現

在每場 Wilson 的音樂會，父母均是

座上客，「他們就像來看兒子畢業表

演！」Wilson 腼腆地幸福笑道，他

指母親開始收聽港台第四台古典音

樂台， 而爸爸成為他音樂會的大會

攝影師， 這不失為一個了解兒子工

作的好開始吧。

爸
爸
是
攝
影
師
、
媽
媽
是
教
師
，
儘

管
是
在
不
懂
音
樂
的
家
庭
長
大
，
也

無
阻W

ilson

踏
上
音
樂
之
路
。



温暖人間

15

右手拿着指揮棒給樂手打拍子，左手抬

起、放下、拉線，身體蹲下再提升，每個誇

張的表情和動作代表着旋律處理的方法，當

中包含着作曲家賦予樂曲的感覺，有輕快、

柔和、激昂，也有是節奏快慢以及音調的強

弱，他像是在拆解作曲家留給演繹者的音樂

密碼；也可這樣說，指揮家就是協調眾多樂

器、主奏和伴奏，令樂曲更完美的人。

關於指揮的功能，Wilson 用了一個貼切

的比喻，「當有人生日，大伙兒會為壽星公合

唱生日歌，雖然生日歌人人懂唱，但要合節

奏、音調卻非常難，還有何時開始和終結？

唱到高音位維持多久？ 大家事前沒排練過，

當然會出亂子， 這時候， 指揮就有其作用

了。」那指揮家的表情、動作代表什麼 ﹖「當

我的神情變得嚴肅，而我的手會模仿好重的

東西，旁邊小提琴手看到，他們會拉得用力

指揮家是誰 ﹖

些，令聲音較沉重；而當我動作變得輕巧，

遠處的鼓手同樣會敲得輕力些。」

他邊說邊從袋中拿出由水松木及白色

碳纖維製成的指揮棒， 原來如此輕巧。「有

人說指揮棒是權威的象徵，但我覺得是一個

集中點，人較易被淺色的物件吸引，也可算

是一隻手的延伸。」指揮棒有不同長度， 他

偏愛長身的，因手肘不必伸展太多出來，不

易疲倦。 其實每次看他的演出，他總會汗流

滿面，個半小時內力量的表現，像跑完馬拉

松。 他苦笑道：「我剛剛才做完針灸，因背

部有點勞損。」指揮家的基本功就是要熟背總

譜，耳朵亦要比別人靈敏，Wilson指指手機，

「我電話內都是音樂會的樂曲呀！」他指每當

要放鬆時，他就聽流行曲，「滿腦子是樂譜，

要打斷思維，便用其他音樂覆蓋，讓腦袋靜

一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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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勒樂團誕生

愛樂的更高層次
愛音樂的最高層次，不是把音樂演繹得如何淋漓，

而是與眾同「樂」。 在法國留學時，Wilson 最難忘的是

每星期去聽音樂會的日子。 演奏廳最好位置的門券大約

170 歐元，但他只能買最便宜的 5 歐元門券，他笑指那

是連舞台也看不到的隱蔽位置。 有時臨開場前兩分鐘，

偶然會有人在門口免費送贈門券，或許因為他們友人臨

時失約，二話不說便邀請站在廳外的陌生人一齊入內觀

賞。「有次我在街上焦急地等候巴士，有路人見狀，問我

往哪兒，我答我去音樂會，路人即說他車子在附近，願

意載我一程。 對於我這個異國人，當地人可如此熱情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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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勒樂團」以 19 世紀奧地利著名作

曲家名字命名。「因為馬勒一生專注創作交響

曲，鮮有其他類型的作品，如果想起蕭邦你會

想起鋼琴協奏曲， 那馬勒就會想起交響曲。

那時他把交響樂團的規模增大，令成員增至千

人，大大提升了樂團的聲勢，亦將樂曲的篇幅

加長，在交響曲創作方面甚有影響性。」不少

人都是因 Wilson 所創的樂團才認識馬勒，他

笑指這是個很好的宣傳手法，認識他便能認識

到馬勒的樂曲。

一頭不覊曲髮的 Wilson，髮型有點令人

聯想起貝多芬，拿起指揮棒，揮灑自如。 年

初剛獲聘為亞洲首屈一指的韓國首爾愛樂樂團

副指揮家、亦是本地馬勒樂團藝術總監兼首席

指揮的 Wilson，現在中韓兩地走，每逢周末

便回港數天，然後又重返韓國為樂團排練。與

他創立的馬勒樂團不同，前者是正規的交響樂

團，主要在大型音樂廳演出，而 2014 年成立

的馬勒樂團則希望培育本地年輕音樂家，並以

嶄新的手法讓交響樂與群眾拉近。

「直至年半前，我們才收支平衡，希望

未來能有定期的演出機會，令音樂家的生活穩

定些，但要看樂團的捐款和贊助了。」向來有

說香港過於急功近利，藝術發展不被重視，但

Wilson 直言有幸遇到不少善心人，他們憑藉

自己的人際網絡令樂團的知名度大大提升，亦

給予樂團珍貴的演出機會。好像年初樂團分別

在東蓮覺苑及香港工業總會的工創空間演出，

兩個不正規的表演場地，卻為欣賞者帶來了驚

喜。 而樂團的首張唱片，更是由當時唱片的

錄音師自資贊助。 現時樂團每場演出約有 30-

100 名團員參與，全部以項目形式受薪，「我

想每次演出，團員都可以搵到他自己的角色和

位置， 如果那人沒有上進的心， 即使樂器演

奏得再好，我都不會留他在樂團裏，我會問他

『Why are you here?』」

慨， 完全反映他們對音樂的重視，

他們會感恩你懂欣賞他們的藝術；

如果你是一名藝術家， 更會對你表

示敬意。」

指揮家和交響樂的兼容
有 人 說 指 揮 家 是 樂 團 中 最 懂

音樂的人， 因為他要精通多種樂器

的特性， 並且將它們融會貫通。

Wilson 少年時已懂看樂團的總譜，

儘管初期只是樂團的長笛手， 也清

楚其他團員的角色和表現。「演出

中， 當我聽到有樂手未及時吹奏，

我會感到有點不耐煩， 但仍會設

法幫忙補位， 可是我這意見多多的

人， 作為一個樂手， 並不受歡迎，

反而擔任指揮， 挑剔團員的表現卻

是份內事。」

「以前我總不明白為何有人欣

賞完一首曲目後會說不出曲名來，

我現在已不是跟你談論音調， 或者

哪兒轉 key（ 調性 ）！」Wilson 說

W
ilson

在
巴
黎
留
學
時

於
羅
浮
宮
前
留
影
。



2019.4.18

音樂無邊界
欣賞交響樂，從來都只能在台下遠觀，馬勒樂團舉辦的

「Musicians Without Borders」，觀眾會被安排坐在不同的

樂手旁，就像成為樂團其中一員，樂器、音樂近在咫尺。早

前，該樂團與「黑暗中對話基金會」合作，於香港工業總會

的工創空間舉行「Musicians Without Borders ─ Hero in 

the Dark」（ 無邊界音樂家─黑暗中的英雄 ），當中更邀請

了基金會的 CEO 莊陳有及其他失明人

士參加，傷健人士一起閉目傾聽貝多芬

《 第三交響曲─ 英雄 》，充滿氣慨和力

量的交響曲，果真振奮人心，實在是一

個既獨特又平等的音樂體驗。

時眉頭微蹙，他對音樂的執着表露無遺，既可敬又

可愛。「我以前會懷疑那人是否真正喜歡音樂，但

後來發現即使是法國音樂學院裏的學生，忘記曲名

的竟大有人在，所以我往後不會再以自己的準則去

評估人，也不想身邊的人感壓力。」一直自覺是異

類的他，直至踏上指揮之路，才猛然發現那裏就是

自己的歸宿。 指揮就是他傳遞音樂的最佳方式，亦

是一個真正讓他表達自我的平台。

「我不認為任樂團指揮是升『呢』了，我依然

是樂團的其中一員，僅是轉換了崗位，基本上，指

揮家前身都是樂手，所以我好尊重每名樂師。」他

以馬勒名言作結：「A Symphony must be like the 

world, it must include everything」，交響樂之包

容量就如世界那麼宏大，只要大家同一理念，踏實

為音樂而做音樂，儘管有多種獨立、鏗鏘的聲音響

起，也會瞬間變得圓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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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靜的跑馬地山光道，此夜特

別燦爛， 燈火通明的東蓮覺苑裏，

大雄寶殿座無虛席， 人聲鼎沸頃刻

靜止，換來悠揚音韻繾綣夜空。 四

首耳熟能詳的佛曲及古典音樂， 在

六十多年歷史的佛寺兼法定古蹟裏，

由馬勒樂團演奏，這個別出心裁的配

搭，造就中西和新舊文化的交織。

躬逢其盛，有幸近距離欣賞眾

樂手的演出， 不須添加任何音響器

材， 大雄寶殿的樓高二十米的中空

式設計， 自然地營造出環迴立體聲

的效果，先天的建築群組，也意外

地建構了演奏廳的格局。 殿頂懸掛

了張學良的題字：「慈雲覆幬」，動

聽音韻正如四字所述， 像被子覆蓋

了整個大殿。

先輕柔後剛勁的開場佛曲──

《 五會新聲念佛 》， 樂團初以弦樂

和長笛演譯第一幕的《 讚佛偈 》，

予人春回大地， 萬物復甦的感覺；

第 二 幕，「南 …… 無 …… 阿 ……

彌 …… 陀 …… 佛」以六字佛號念頌

的音韻， 成為樂章第二部分的主旋

律，溫婉攝心，深入心坎處，將煩

惱一掃而空， 起首演此曲確能讓觀

眾清心細聽。

中 場 穿 插 芬 蘭 作 曲 家 西 貝 流

士的《 第三號交響曲 》及德國作曲

家布拉姆斯的《 小提琴協奏曲 》，

Wilson 指後者與東蓮覺苑的理念相

配， 因為東蓮覺苑建築外型恍如慈

航，有着度眾生到彼岸的含意，而

此曲充滿愛意和感恩。 壓軸出場的

是《 三寶歌 》，曲譜與歌詞已近九十

年歷史， 分別出自弘一大師及太虛

大師兩位高僧大德手筆， 大會更印

備了歌詞， 供觀眾合唱皈依佛、

法、僧三寶的崇敬之歌， 令音樂會

的氣氛更殊勝和熾熱。 原來兩首佛

曲分別由兩位本地年輕女音樂家重

新編曲， 相信稍後會繼續有更多出

色的管弦樂版的佛曲推出。 音樂會

尾聲，東蓮覺苑苑長僧徹法師以「諸

上善人俱會一處」總結一連四場的演

出，眾樂樂卻能凝聚不同專長的「善

人」來演出和欣賞，並將佛曲的祝福

傳揚開去。

對 於 西 樂 團 碰 上 佛 曲 ， 那

種 意 想 不 到 的 火 花 ， W i l s o n 以

「amazing」來形容。「要是西方的

樂團能演繹西方宗教的曲目，為何

我們本地樂團不能演奏東方的宗教

音樂呢﹖其實這才是我們的獨特之

處。感恩東蓮覺苑給予樂團很大的

自由度，促成今次滿有驚喜和難忘

的音樂會。」

東蓮覺苑的交響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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